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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极”掠影

边关风

采撷边关最美风景

一个神圣的时刻，一

段动人的旋律

在黑瞎子岛，无论是哪个季节，他
们每天都会迎来一个神圣的时刻：早晨
升旗。

不论多早，当班的哨兵都会迎着第
一缕朝阳升旗。这是东极哨所多年坚持的
传统。以前从没如此认真看过太阳升起的
郑裕泰，在岛上养成了看日出的习惯。

冬季，天空泛起鱼肚白，微光向大
地漫开，照在乌苏里江宽阔的冰面
上。-40℃的严寒里，郑裕泰套着两双
靴子，站在高高的观察哨上。

他眺望着，等待着。终于，金色的光
芒跳了出来，顷刻间洒在这片土地上。
“日出开始的那一刻，鲜红的国旗也

随着太阳一同升起。在第一缕阳光的照
耀下，五颗金星熠熠闪光。”在祖国的最
东端，守护着国界上的12座界碑，每一次
日出都让郑裕泰心潮澎湃：“光洒满了全
身，你无法不感到热血沸腾。”

到了夏季，天亮得特别早。每次到
岗哨后，郑裕泰都会在笔记本上郑重地
记下日出时刻。

就像《我把太阳迎进祖国》这首歌
里所唱的一样，哨所官兵们在这满满的
仪式感中积蓄着力量——
“无论风雪弥漫，还是大雨滂沱，朝

霞也照样升起在我的心窝。就在这个
时刻，绝不会错过……”

一个神圣的时刻，一段动人的旋
律。就像那些被人们争相传唱的经典歌
曲所具备的特质一样，郑裕泰听一遍就
可以弹出旋律的《我把太阳迎进祖国》。

他说，一首“完美”的歌——“每一
段旋律都在胸腔里共振，每一句歌词都
让我们共鸣。”

一首歌的传唱，一群

人的接力

在祖国东极哨所站岗，有多自豪？

王鲁彬和任光福是岛上年纪最大
的兵，也是最早登岛的一批兵。从他们
身上，郑裕泰找到了答案，也品到了答
案背后的味道。

2008年 10月 14日，21岁的王鲁彬
在界碑揭幕仪式上，升起了岛上的第一
面五星红旗。为了升好这面国旗，他在
长满草的湿地上走了一遍又一遍，持续
训练了4个多月。

岛上，最初没有一条路，杂草丛生，
地势起起伏伏。王鲁彬举着旗子，走起
来身体都在晃动。每天，他从太阳升起
走到太阳落山，只为让身体保持恒久的
记忆。

如今，郑裕泰也成为一名升旗手。
他升旗的动作，也是王鲁彬教会的。

从前“没房没路，没水没电”，到
现今明亮齐整的营区环境，四级军士
长任光福一直坚守着哨所水电工的
岗位。

那时，岛上官兵们喝的水叫“功夫
红茶”，从井里抽上来看着正常，放半个
小时开始漂油，一个小时开始发黄，半
天就变成红色的“茶水”。任光福经常
开玩笑说：“这种水，铁、锰含量高，喝了
能炼出‘合金钢’。”

2015 年汛期，黑瞎子岛遭遇了百
年一遇的洪水。房子外的沙袋堆了 2
米多高，随时都有被冲垮的危险。任光
福守着发电机，在潮湿的房间里住了 2
个多月，直到屋外的水位慢慢退去才赶
回山东老家结婚。

每次听老兵讲以前的事，郑裕泰眼
眶总会湿。但他从王鲁彬和任光福等
老兵的脸上看到的，永远是灿烂的笑

容。日子久了，郑裕泰悟出了一个道
理：“什么叫自豪？自豪就是你经历的
所有苦，有一天全都化成了乐。这份乐
又全都化作光、化成热、化成他人口中
的传奇！”

老兵们守岛的自豪所蕴含的光能
和热能，全都“浓缩”在那首歌里：“我把
太阳迎进祖国，太阳把光热洒给万里山
河。我持枪向太阳致以军礼，请它也带
上我的光，我的热……”

一首歌的传唱，一群人的接力。老
兵们不仅把这首歌唱给一批批新兵，还
让这首歌变成了自己孩子的儿歌。

在山东老家，任光福的大女儿学
钢琴，弹奏的是这个旋律。大女儿给
刚满周岁的妹妹唱的儿歌里，也有这
个旋律。

一段不一样的青春，

一首属于自己的歌

连队有一台照相机，郑裕泰的战友
王泽龙，经常会用它拍岛上的风景。

如今的黑瞎子岛环境优美，湿地生
态吸引了许多游客。乌苏大桥通到岛
上，有一条作为景观大道的公路，官兵
们有时会在那里跑步拉练。

跑在路上，郑裕泰常常用脚踩着
节奏，边跑边唱：“每当星星月亮悄悄
地隐没，那是我第一个，把太阳迎进祖
国……”

从冬天到夏天，变化一点点在郑裕
泰身上发生。一个显著的标志是，自从

到了岛上，入伍前经常赖床的他，如今
起床麻溜儿比谁都快。进入 2020 年，
他有了新目标：希望 3000 米跑步能更
快一点，争取拿到“东极之星”。

最近，班长田栓波买了一架电钢
琴，郑裕泰负责教班长弹琴。他给自己
下了任务：一定要教会班长弹奏《我把
太阳迎进祖国》这首歌。

因为学过声乐，班长便让郑裕泰教
大家唱歌。他在部队拿到的第一个证
书，就是在新兵连的歌咏比赛拿了名
次。音乐带给郑裕泰很多骄傲时刻，而
他最骄傲的是来到东极哨所当兵，有了
一段不一样的青春，遇到了一首属于自
己的歌。

在这里，他这个南方人第一次看到
天空飘雪、江上结冰；在这里，他想念妈
妈做的广式烧腊，但也喜欢上了东北
菜。以前在家从没喝过的玉米面粥，他
特地在网上买了寄回去，让姐姐煮给家
里人。

在这里，“每一天的生活就是这首
歌”。无论是在冬天一望无际的茫茫风
雪里，还是在夏天江水涤荡的青青芦苇
中，他们每天出发，巡逻，站哨，把太阳
迎进祖国。
“等回到学校，我也一定把它唱

给老师和同学听。”说到这里，郑裕泰
不由哼起了这首歌：“我持枪，向太阳
致以军礼。请它也带上，我的爱，我
的歌……”
（采访中得到本报特约记者付晓辉

大力协助，特此感谢）

本版栏头设计：苏 鹏

一 首“ 完 美 ”的 歌
■本报记者 卫雨檬

祖国最东端，黑瞎子岛，东极哨

所。

“每当星星月亮悄悄地隐没，那

是我第一个把太阳迎进祖国……”

清晨，在冉冉升起的朝阳中，高

亢的歌声又一次回荡在营区。

青春如歌。对于东极哨所的官

兵们来说，他们在这首歌的歌声中

找到了青春的价值，找到了守防的

意义，找到了自己与脚下这片土地

“血肉相连的纽带”，找到了自己军

旅人生中最宝贵、最真挚的情感。

岁月如歌。自 2008年 10月 14

日登岛接防，东极哨所的官兵们已

在这片土地上陪伴日升日落，走过

了近12年的光阴。

黑瞎子岛厚重的历史，让哨所

每名官兵都感到了沉甸甸的责任和

使命。站在祖国最东边的界碑前，

官兵们满腔豪情：“我们对脚下守卫

的土地有着特殊的热爱。今天我们

所有的付出，只为无愧于明天的朝

阳。”

边防军人以哨为家，驻守的地

方就是家。走进这里，你会发现，这

句话得到了清晰而深刻的印证。

在东极哨所，官兵们用抹布仔

细擦拭着房间每一块地板。官兵们

的话说得实在：“要是经历了建哨的

过程，你就会爱上这里的每一块砖、

每一片瓦。”

歌声无悔。守卫祖国边陲，年

轻的官兵们用日复一日的平凡坚

守，用默默无闻的担当，书写着他们

如歌的青春故事。

策划人语

高原正午，太阳炙烤着无垠荒漠，阵

阵狂风裹挟着细沙飞向空中。

西部战区空军某部，一支分队在此

执行驻训任务。一双双犀利的“鹰眼”，

警惕地凝视着湛蓝的天空。

分队干事樊鹏飞怎么也没想到，竟

然能在高原驻训地“偶遇”自己在陆军某

旅服役的双胞胎弟弟——樊程飞。

那天晚饭后，樊鹏飞像往常一样带

队巡逻。距离他们营地不远，驻扎着陆

军一支刚上高原的部队。巡逻途中，两

支队伍的官兵不期而遇。

当时，陆军上士王伟力和两名战友

正在营地附近巡逻。“真奇了！”看到正在

带队的樊鹏飞，他们先是一愣，又细细端

详了几秒。

三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相觑对视

了一下。恍然间，王伟力向樊鹏飞敬了

一个军礼，有些不好意思的小声说：“您

跟我们连长长得太像了，差点认错人。”

兄弟二人每年都有高原驻训任务，

他们经常半开玩笑地说：“说不定，咱俩

能在驻训点见上一面。”从去年休假至

今，兄弟俩已经9个月没见面了。

“我们是兄弟，当兵到部队是彼此心

照不宣的人生选择。”樊鹏飞说，兄弟二

人来自山西，从小听着家乡“赵武灵王胡

服骑射”的典故长大，两人打小就是“军

事迷”。

2011年，高考结束填报志愿，学习

成绩优异的兄弟俩，不约而同地选择“参

军报国”。有心人，天不负。哥哥樊鹏飞

考上了湖南大学国防生，弟弟樊程飞则

考上了国防科技大学。

2015年军校毕业，樊程飞瞒着哥哥

递交“戍边申请”，樊鹏飞则报考空军工

程大学研究生。3年后，哥哥樊鹏飞在

研究生毕业时，也选择了条件艰苦的边

防单位。

“从军校毕业5年了，我和弟弟见面

的日子，一只手就能掰扯过来。”樊鹏飞

坦言，穿上这身军装，才真正懂得军人的

选择，从来都是“小我”服从“大我”。

到了部队，兄弟二人每隔半个月通

一次电话，有时还会约定时间与家人“多

人视频”。分居三地的一家人，如今已习

惯了这样的隔空团聚。

去年10月，弟弟樊程飞正在休假归

队途中，因天气原因，他所乘航班临时

降落在哥哥樊鹏飞所在部队驻地。得

知消息，樊鹏飞立马请假“飞奔”机场，

兄弟俩在候机大厅匆忙见面。随后，他

们一个踏上归队旅途，另一个又回到岗

位坚守……

话说此时高原“偶遇”，得知弟弟樊

程飞“果真在驻训地”，哥哥樊鹏飞第二

天就向带队领导请假，前往友邻陆军某

旅营区“探亲”。

高原天气说变就变。刚才还是晴空

万里，这会就山风呼啸，飘落雪花。此

时，樊程飞正带领官兵打地钉、挖壕沟、

扎帐篷。看见熟悉的身影，樊鹏飞快步

上前拍了一下弟弟的肩膀。

兄弟见面，彼此都很激动。樊鹏飞

已在高原驻守半个多月，他向樊程飞介

绍高原驻训地的相关情况；樊程飞得知，

哥哥樊鹏飞去年上高原时曾出现严重高

原反应，再三叮嘱哥哥保重身体……

经领导批准，当日晚饭哥哥樊鹏飞

专门邀请弟弟樊程飞到自家营地，兄弟

俩一起吃了顿简单而温馨的“团圆饭”，

还在战友协助下拍了一张合影。

这次相聚只有短短几十分钟，手足

情深的兄弟二人，几乎来不及说上几句

知心话。然而，这次相聚，对他俩来说却

很有意义——因为，这是他们在各自战

位上的一次难得的“偶遇”。

性格沉稳的樊鹏飞，经常对弟弟樊

程飞说：“好男儿当报国，咱俩都要好好

干，不能给爹妈丢脸。”相聚过后，他们

又将奔赴各自战位。正因为“战位需

要”这个朴素道理，兄弟俩的道别极为

简单。

翌日拂晓，雨停雪霁。弟弟樊程飞

跟随部队启程开赴另一驻训点。哥哥樊

鹏飞站在帐篷外，默默向着远方的“钢铁

长龙”敬上一个标准的军礼。

目送战车渐行渐远，樊鹏飞在帐篷

外站了许久。这位年轻军官知道，远方

的战车里，弟弟樊程飞正端坐其间，目光

炯炯地凝视着远方……

上图：樊鹏飞（右四）、樊程飞（左四）

与战友合影。

照片由本人提供

“偶遇”高原上
■本期观察 张晓东 郭 靳

郑裕泰当兵胖了10斤。这位土生土长的广

东人，来到乌苏里江黑瞎子岛当兵之后，便喜欢

上了东北菜。在这里，他还喜欢上了一首歌。

“在祖国边防，最东端的角落，耸立着我们

小小的哨所……”去年冬天，21岁的郑裕泰第一

次离开家乡，来到了黑瞎子岛东极哨所。这首

《我把太阳迎进祖国》，从登岛接防那天起，他和

战友们一直唱到了现在。

作为学声乐的学生，郑裕泰觉得，这是一首

“完美”的歌。

记者：还记得你第一次迎着日出

升旗的场景吗？

王泽龙：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是我

下到连队的第一个星期一。当时心里

只有两个字——“神圣”。自己人生第

一次升旗，就是在“把太阳迎进祖国”

的地方，自豪啊。

当时我就告诉自己，一定要把这

里守好，要让五星红旗永远升起在这

片土地上，后来我就喜欢上了看日出。

记者：在祖国最东端守岛和在自

己家乡生活有什么不一样？

王泽龙：我老家在河北省定州

市。和老家比起来，这里天亮的真是

太早了。岛上平时人不多，生活相对

比较寂寞。冬天特别漫长，四季转换

不太分明，仿佛过完冬天就到了夏

天。每年六七月，就是蚊虫肆虐的季

节了，生活在这里要克服的困难，可比

在家乡多得多。

记者：在这里最快乐的事情是什

么？

王泽龙：每次和父母视频的时候

都会感到很放松。我明年想考学，父

母经常鼓励我不要懈怠。我还有一件

特别喜欢做的事，就是站在观察架眺

望远方，这个季节的黑瞎子岛，景色之

美是内地不能比拟的。我们驻守在祖

国最东端，只要面向西方站着，无论西

北、西南，都会觉得离家更近了些。

记者：当兵以来做过的什么事让

你感到自豪？

王泽龙：边境巡逻维护界碑的时

候。看到界碑的那一刻，我更加理解

了军人的价值。那是一种沉甸甸的使

命感。

上图：7月初，王泽龙给家人写

信。 照片由本人提供

对话人物：
东极哨所列兵 王泽龙

连线记者：卫雨檬

“看到界碑，
理解了军人的价值”

图①：对日夜守护的界碑，东极哨兵有着一种深沉的
爱。这是新战士在擦拭界碑。

图②：会弹钢琴的郑裕泰（左一），与战友一起弹唱《我把
太阳迎进祖国》。

图③：下哨的时候，官兵们喜欢对着家的方向眺望。
图④：用相机拍摄守护的黑瞎子岛，这是战士王泽龙最

“钟情”的爱好。

迟 博摄

④④

①①

③③

蜜高耸的哨楼，是官兵们心中的“灯
塔”。这是王泽龙(右)与老兵散步谈心。

蜜黑瞎子岛冬季酷寒，王泽龙与战
友踏雪巡逻每一步都十分不易。

②②


